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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先生的宗教哲學
第三集：文化精神二：中國宗教的特質
1 引論

—本集繼續討論唐君毅先生在《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中的宗教哲學觀點。這裏講述的，是該書第二章及十四章三至七節的內容，這部分內容，可綜合為討論中國宗教的特質。
—我的講法，並非依這些章節逐節講述，而是加以選擇及整理。
2 中國宗教精神淡薄而非缺乏
—這部分內容，主要見諸本書第十四章三、四節。
—唐先生講中國宗教精神的第一個特質，是其宗教精神較淡薄而非缺乏，而後者是以上文亦是本節目上集所言的西方形上學三問題或即康德哲學三大設準來立論的，主要指中國宗教少講靈魂不朽及上帝存在題。唐先生以為，理由在於「宗教要求之動機之外緣之缺乏」。唐先生析為七點加以論述。
1. 求當下解決苦難而不重死後幸福：中國古代人因處肥沃之地，並極早即務實際，重利用厚生之事，故對於生活上所遭之苦難，皆求一當下之解決，而不重玄想死後之幸福與快樂，為之報償。
2. 因階級民族而起的非正義少而不重死後正義：中國社會文化對於個人安排，一向注重使富貴為有德者所居，貧賤為無德者所居。因社會階級之對峙不顯，與異民族之逐漸融化，故「因階級民族之歧見，而致之個人所受之不合正義之待遇」亦較少。個人之報仇之事，在春秋戰國時代，亦皆不以為非。後代法律亦常減報仇者之罪刑。因而人恆不須求正義伸張於死後，以使為惡者得其應受懲罰。而期必為善者受報於死後之念，自亦較微。
3. 愛子孫之念濃而求個人之靈魂不朽之念淡：中國人生倫理思想，素反對個人主義，尤反對以個人之快樂幸福為目的之人生觀。故純出於保存自己之幸福於死後而求神佞佛者，遠不如求保存其幸福於子孫者之多。子孫之幸福為現實者；故求保存幸福於自己子孫，又遠較求虛渺無憑之死後幸福，更有把握。子孫之生命，自我之生命而來，則子孫之存在，即可視為我之生命未嘗朽壞之直接證明。故愛子孫之念濃，則求個人之靈魂不朽之念自淡。
4. 重孝父母與祖宗精神而感一生命之永存：由中國人之重孝父母與祖宗，故常覺自己生命精神之意義，在承繼父母祖宗之生命精神。人當常以父母祖宗之心為心時，人當下即感一生命精神之充實。而此充實吾之生命精神，又為吾之生命精神所自來之生命精神，亦即「其中包含有吾之生命精神，而生吾之生」之生命精神。故人之以父母祖宗之心為心，亦即在吾人自己心中，體現一「生吾之生」之生命精神。而吾之體現一「生吾之生」之生命精神，即可當下使吾人感我之生，為生之所護持，而不見有死亡，而當下感一生命之永存或悠久。
5. 重尚友千古精神而求死後靈魂不朽之念微：人之孝父母祖先之心所聯繫之歷史文化意識，復使吾人常得尚友千古。此尚友千古之直接價值，固在使古人若仍在於吾之心，然同時亦可使吾人自己之精神，若湧身於千載上。吾人之精神如只在現在，則瞻望未來，若一片渺茫，而無可把捉，而當吾人之精神湧身於千載上，而置身於古人之地位時，以瞻望未來，則未來非全為空虛，而亦為充實。蓋自古人至我之現在之一段，皆古人之未來，吾人今日之懷古，即古人之未來得以充實，則怖死之念輕，而求死後靈魂不朽之念，亦自微矣。
6. 重人當前應盡之責而求自己不朽之念輕：人之求自己死後之靈魂不朽，恆由於吾人當下無最切近之責任可負，或無所事事，或臨死之際之一懸想。故人當前應盡之責愈多，人倫之關係愈繁，人文之活動愈富，則求自己之不朽之念亦必愈輕。
7. 重憑自己之德性以安頓生命而不須求不朽或求神：中國思想中，除墨家明主信天鬼以求福以外，依道家、儒家之教，人皆可於當下，不待神之相助，而憑自己之智慧與德性，以安頓其精神於人間，唯以求人文之化成或內心之自得為事，亦不須求不朽或求神。
—→中國人之宗教信仰，必然不免淡薄。然人若由自然主義之思想，而否定神之存在與不朽之可能，並謂中國無宗教，及人不當有宗教要求，文化上不需有宗教，亦復為一錯誤之意見。
例證一：中國道家思想之發展，為後來道家之求長生不死，即表現一對不朽之信念。
例證二：佛教之傳入中國，亦以中國人固有之求精神不滅之思想為接引。
例證二：儒家思想之本身，固亦有同於西方宗教之肯定神在與求不朽之精神者。
—唐先生下文重點講述儒家的宗教精神。
—先秦儒家之於上帝或天之存在，雖未嘗如西方宗教之明顯視為一人格，更未嘗如西哲之勤求證明其存在之道，然實亦未嘗否認其存在。
e.g.湯之禱雨於桑林，郊祀之禮中之祈天之助，使五穀豐登，國泰民安，固為儒家所許。
e.g.孔、孟之未嘗明白反對中國古代宗教，而否定天帝，正見中國古代之宗教精神，直接為孔、孟所承。孔子有知我其天之歎，畏天命之言。孟子有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之言。其所謂天，吾人實難謂其只如今日科學家所言之感覺界之自然。
誠然孔、孟之言天，恆視天為無思無為。似以「莫之為而為」之自己如是之自然之一切為天，與西哲言天心上帝有思想、有意志者，迥然有別。然孔、孟謂天為無思、無為、無慾，實正如其言聖人無為而治、不思而中。此非不及思慮、意志之意，而是有思慮、意志，復超乎思慮、意志以上之意。超乎思慮、意志之天，為人之所從出，亦即人之思慮、意志所從出也。則天非無精神之感覺所對之自然，而為包涵人之精神生命之本原於其內之自然。
→能生無盡之人物之天，即一充滿無盡之精神生命之整體的自然，或絕對的精神生命之實在。唯天為一絕對之精神生命之實在，然後知天事天之事，必待盡心知性、存心養性而後能。若天而只為無精神感覺所對之自然，則又何必待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乃可稱為知天事天乎。果孔、孟之天為絕對之精神生命，則無論孔、孟對天之態度及對天之言說，如何與西方宗教不同，然要可指同一形而上之超越而客觀普遍之宇宙的絕對精神，或宇宙之絕對生命，而為人之精神或生命之最後寄託處也。
3 中國宗教的非隔離方法
—接著，唐先生以儒家為主要代表，詳述中國宗教的其他特質。他首先講及宗教方法，這部分內容見諸第十四章第五節。
／其他宗教：
—西方之宗教家，恆由先與吾人日常生活中所接自然世界及人文世界，先有一隔離，在絕對孤獨中，求直接與此絕對精神生命相遇。
—印度人之求證梵天與涅槃者，亦恆須隱遁寺院，避跡山林，以作一冥索虔修之工夫。既證得或接觸此形上實在後，乃以言說示人。
—故西方印度宗教家，求與此形上實在相遇，所取之道，乃一逆人之自然生活中之性向之道。此道，實非人人所能行。因而僧侶不能不成一特殊階級。一般人除通過對其先知教主或僧侶之信仰以外，亦不能直接與此形上實在相遇。因而在一般人之看此形上實在，亦終不免視之為高高在上。
—西方哲學家，求知此形上實在，則恆取一理智上、思維上之把握態度，因而終不能得實證。
＼中國宗教：
—依中國儒家盡心知性以知天之教，則人之求與此形上實在相遇，又不須於自然世界、人文世界，先取一隔離之態度。人誠順吾人性情之自然流露，而更盡其心，知其性，達其情，以與自然萬物及他人相感通，吾人即可由知性而知天。
—此與形上實在相遇之道，非逆道而為順道。非只少數人可行之道，而為人人可行之道。
—由人盡心、知性，與自然萬物及他人相感通等，所以能使人知天者，則以吾人之知天，初不能外吾人以知天。人即天之所生，吾亦天之所生，故吾欲知天之果為何物，可直接透過我之行為、我之性情以知。夫然，故吾之行為進一步，性情多一分流露，吾對於天之所知，即深一步。
—陸象山、王陽明之言本心與良知，皆為人心而即天心，人之知而即天之知。象山所謂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之心，陽明所謂充塞天地之靈明，為天地萬物之準則之良知，皆天人不二之心知，即主觀而即客觀。吾人但不自軀殼起念以觀之，皆不可只說之為各人一個而相互分立者也。而陽明之徒王龍溪、羅近溪，尤善發明人之良知靈明，即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主宰，乾坤之知能，而為一絕對之精神實在之義。人之證得良知本體，正同於人之與上帝合一，超生死而證永恆。康德所謂不能實證之上帝存在與靈魂不朽，到此皆可由意志之真自由，人之證得自心之良知本體，同時實證，此儒家本涵有之精神。（主持：儒家講體驗或體證而非論證。）
4 中國宗教兼重超越者的超越性與內在性
—這一點特點新儒家學者稱為既超越又內在。主要內容見諸第十四章第六節。另外，本書第二章講古代中國宗教特質所提及的第一點——人神之距離較少，與此點意思相近，大家可參看，但這裏只講十四章六節的內容。
—唐先生言中國宗教與回教、基督教之不同（前者兼重超越性與內在性、後者重超越性而輕內在性）。
／回教、基督教：
—回教、基督教，皆特重上帝之超越性，而較忽其內在性。
—此首可由回教、基督教皆重上帝創造天地萬物之說證之。上帝創造天地萬物之說有二涵義：
／上帝乃依其自由意志而創造天地萬物，因而上帝並非必須創造天地萬物者。於是天地萬物對上帝遂非一必然之存在，上帝可依其自由意志，隨時加以毀滅者。
＼所創造之人以外之天地萬物——即自然界，在上帝看來，雖是好的，然其本身則無內在之價值。其所以發生價值，乃在上帝創造人之後，對人而發生價值，故上帝恆高居人外之自然物上。
—復次，由吾人前所言，回教、基督教皆謂上帝只對救主、先知直接有所啟示，亦只對救主、先知而現身，不對一切人現身。於是他人唯有通過對救主、先知之信仰，乃能與上帝感通。此復證上帝之超越性，過於其內在性。
—在回教中，因無三位一體、上帝之子化身為人而為人贖罪之說，故上帝顯尊嚴之天德，而不顯地德，以持載人間世。然因其視人外之自然世界為無本身價值，又不甚重一般人文，故上帝不能真承載自然界、人文界，而泛神論思想，所以對基督教為異端者，亦以此故。基督教上帝之地德，未能博厚，如非真有地德。
＼中國宗教：
—然在中國古代傳統思想及儒家思想中，皆缺天神創造世界之說。而天心之仁，則遍覆於自然萬物而無所偏私。神運無方，帝無常處，曰天曰神曰帝，皆內在於萬物者。
—中國思想中之天，則遍在自然界而以化生萬物為事，即為真有持載自然界之地德者。於是人與萬物同不為枉生而為直生，此即易經之所以乾元統坤元，以天統地，而乾坤又可並建，天地又可並稱之故。中國思想中，於天德中開出地德，而天地並稱，實表示一極高之形上學與宗教的智慧。蓋此並非使天失其統一性，而使宇宙為二元。無天道，人道固無所自始，無人道，天道亦無以成終。而人道之立，即表現於人格之成就，人文之化成於自然界。夫然，故中國思想中必以天地人為三才而並重。天德高明，地德博厚，而通此高明與博厚，以成就人格人文世界，裁成自然界，以立人道者，則人也。
—唐先生言中國宗教婆羅門、佛教之異同（前者重人及群體，後者則有所不及）。
／同：
—天心之仁，則遍覆於自然萬物而無所偏私。神運無方，帝無常處，曰天曰神曰帝，皆內在於萬物者。此頗有似於婆羅門教之以梵天為無乎不在，佛教之以一切法皆具真如，而一切有情皆具自性涅槃，自性菩提同。
＼異：
—然中國思想，又不如婆羅門、佛教視一切有情為平等，而重嚴人禽之別。中國思想雖謂：天心無所不在，神運無方，帝無常處，萬物皆能顯元亨利貞之德（即在天之仁義禮智之德），然唯人能自覺此天道之元亨利貞之德，完成人之仁義禮智之德，亦即謂唯人能體天心，以人德合天德。故人禽之辨，不可不嚴。此點則又與基督教、回教，特重視人之精神，謂唯人為有靈性有自由意志，而最肖神之說相近。
—中國思想，與回教、基督教之思想，皆重人，並重人群之關係。此與婆羅門、佛教，較忽視人群之組織，重各個人直接與梵天合一，或各自證得涅槃者不同。
—唐先生以為世界其他宗教中，懷特海的宗教哲學（一般稱為過程神學process theology）與中國宗教最為接近：他言上帝之先萬物性與後萬物性。（見其《歷程與實在》最後一章，中世宗教思想中。Erigina以上帝為創造萬物者，亦為萬物之終，非創造者，亦非被創造者，蓋懷氏思想之所本。）彼謂萬物固賴上帝以成萬物，上帝亦賴萬物以更成其為上帝。是能明上帝與萬物及人，相待而交相為功之理。上帝之先萬物性與後萬物性之說，實西方思想中最同於中國之思想，以一天而開出天德與地德之思想者。
5 中國宗教重人的人格世界與人文世界的地位
—這部分內容見諸第十四章第七節前部分。另外，本書第二章講古代中國宗教特質所提及的第二點——祖考配享於神及神意與人意之不相違，與此點意思相近，大家可參看，但這裏只講十四章七節的內容。
—由中國思想之兼肯定天之天性與地性，天之先人性與天之後人性，人之先天性與人之後天性，而尊重人之人格世界、人文世界之地位。故中國之宗教思想，必然不免在敬祀天地以外，兼敬祀祖宗與各種之聖賢人物與君、師。
—在西方宗教中，只有一先知或教主。人之宗教性之崇敬意識，最後只能集中於一先知一教主，以達於上帝。在中國儒家，則以人皆可直接見天心，而遍致其情於所關係之他人，故人亦當遍致其崇敬之意於一切當敬之人物。
—敬祖宗者，敬我之自然生命之本源，即敬天地之德之表現於自然生命之世界者也。敬君者，敬人之群體生活之表現。君非一社會團體之領袖，如教會之教皇，而為一切社會團體之一領袖。故敬君即敬整體之人類社會之表現。而敬師與各種聖賢人物，則敬一切人格世界之人格與人文世界之全體之表現。夫然而中國宗教精神之歸結於崇敬天地君親師五者，正表現中國宗教精神之涵具一更圓滿的宗教精神之證。天德開為二，以成天地乾坤之德，人生其中而為三。人由其與自然生命世界及人群世界、人格世界、人文世界之數種關係，而有對君親師三種人物之崇敬。世界之一切宗教中，人所崇敬者之範圍之廣，蓋尚未有過於此者。

—抑中國宗教思想尚有一特色，即人精神之不朽而成為鬼神也，其鬼神非只居天上，而實常顧念人間。
／基督教、回教—有天使，可來往於天國人間，以傳達上帝之使命，此乃由其上帝之超越性特顯之故。天使能來往於天國與人間，可謂顧念人間者。然天使初非由人而化成。又人之行善而入天國也，在西方宗教思想中，皆以為乃一入天國，則遠離俗世，而不再顧念人間。
—印度婆羅門教—喻人之證梵天者，如一瓶之破，而瓶中之虛空反於太虛，人之精神亦一解脫而不還。
—佛教—小乘教，亦謂人成佛即遠離世間，唯大乘教有菩薩永不捨眾生之論。志在使一切眾生皆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中國宗教
—則以人之死為歸而為鬼。然鬼非即歸於天上，而一去不還。偉大之人格之鬼，必鬼而神。鬼為歸為屈，為人之精神之屈而入於幽，如卷而退藏於天地之密。神則為往而再來，為死後之人之精神之重伸，而出於幽，以達於明，以放而彌六合。鬼而不神，必其人格卑污者，故後世鬼恆有劣義。凡人格偉大者，其鬼必神。神必顧念世間，而時求主持世間之正義，與生人相感通。
—在中國宗教思想中尊神而卑鬼，即使人死後不朽之靈魂，不當成為一去不還者。鬼神之進德，亦當賴其與生人作不斷之感通。由此感通，不僅鬼神，可有脾益於生者；而孝子慈孫，亦可以其誠敬之心，使祖宗鬼神，得向上超度，而日進於高明。
—除儒家以外，如道家之發展至後來之道教，其求死後之不朽而望長生，或脫胎換骨以望成仙者，成仙以後，亦必願重至人間，與人為侶。此皆見中國宗教思想中之求不朽，重在建立人之精神，往而能來，超世而能入世；與世界其他宗教，偏於求得一直升天國，直達彼界，而不再重來俗世，再受後有，實明表現一不同之特殊精神。此種不朽或鬼神之理論，吾嘗以為實最能滿足吾人對不朽鬼神之多方面要求者，大可有加以發揮之餘地，唯非今之所能及耳。
6 中國宗教重積極保存價值
—這部分內容見諸第十四章第七節後部分。另外，本書第二章講古代中國宗教特質所提及的第三點——天帝富仁愛體恤之德，與此點意思相近，大家可參看，但這裏只講十四章七節的內容。最後，這一點在唐先生的《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一書中發揮得更多更好。
／其他宗教：
—吾人尚可謂世界其他宗教之宗教精神，皆可謂只重消極的祓除苦痛與罪惡，而宗教中之一切道德修養，其作用皆為消極的去罪惡，以降神明。
—故諸宗教言道德修養，除去罪惡無明以外，若不能外有所事。人如不承認自己有罪或煩惱等，即若無法使其覺有信上帝之必要。
—基督教思想，以人生而有罪，婆羅門思想與佛教思想，皆以人自始為業障或無明所縛。
＼中國宗教：
—中國之宗教思想，則尤重積極的肯定保存一切有價值之事物。
—中國儒家宗教思想，則吾人對於形而上精神實在或絕對精神生命，能加以肯定與證實之根據，正在吾人之不自以為先有罪，而先能信其性之善而盡其性。其對天地君親等之宗教性感情所自生，則主要賴吾人能伸展其精神，以遍致崇敬之情。故此種宗教精神，不特重在教人能承擔罪苦，而尤重在能承擔宇宙之善美、人生之福德。承擔宇宙人生之美善福德，不私佔之為我有，乃報以感謝之意，而又推讓之天地君親師，以致吾之崇敬，即為一崇敬客觀宇宙人生之善美之宗教。
—然依此中之道德修養所重者，遂可不重在消極的去除罪惡與煩惱等，而重在積極的培養一崇敬而讚歎愛護宇宙人生之善美福德之情，並以求有所增益於宇宙善美、人生福德，使之日益趨於富有日新為己任。故此中所信天地，為厚德載物，以生長發育成就萬物者。此中所信之鬼神，亦為顧念人間，而與生人之精神相感格者。人對天地鬼神，依此思想，又不當有所私求，亦不當望其能為吾人伸冤而雪仇恨，以至賞善罰惡，皆非天地鬼神主要之責任。天地鬼神之德，皆在無思無為之生物成物之事，或與人之自然的感格上見。
—於是人崇敬天地鬼神之心，即同於「一積極的直覺一悠久無疆之形上精神實在之哲學意識」，與「對悠久無疆之天地鬼神，積極的致當有之禮敬，願望天地鬼神之與人，同從事於增益宇宙人生之善美福德」之道德意識。貫宗教、哲學，與道德精神以為一，斯即中國宗教精神之極高明而敦篤厚之至誠。誠之至也，則吾之一切行為，皆可質諸天地鬼神而無疑，而與天地鬼神之德共流行，為形上精神實在之直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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